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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美学视阈下的清代耳饰研究

王　欣,朱永山
(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６８)

[摘　要]从造物美学角度对清代耳饰的本体结构、组合形态以及美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考查.立足于我国历代

造物美学理论体系,结合清代满、汉和西方思想文化带入而产生的特定社会形态与人文背景,阐述清代耳饰与该时

期审美主体意识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历史文献法和系统分析法对清代耳饰中造物美学要素进行发掘,剖析传统

造物美学观念和特定时代语境下影响造物形态的主导因素,对造物美学观念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走向与当代语境下

的造物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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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文化遗存是了解时代发展与变迁的一手视

觉资料.耳饰作为一种小巧独特的物质文化载体,
能直观地映射出它所处时代的审美意趣,是一个时

代物化精神的综合体现.耳饰艺术形态的流变,与
文化背景、技术支撑、社会风尚等因素密切相关.我

国耳饰艺术发展到清代,在清初满族文化带入、清中

满汉文化冲击与融合、清末西风东渐的时代大背景

下,在传承历代首饰设计制作技艺的同时,亦作用于

时下多元文化与融创杂糅的审美,清代耳饰设计的

种类之繁多、纹样之精美、造型之独特都成为我国耳

饰造物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张道一先生在«造物的艺术论»中曾论述:“人们

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创造物体,制作出自然界所没有

的东西.在这个造物活动中,既包含具体的使用目

的,也包含审美的社会功能,在具体方法上,当然也

包括对形式美的规律的运用”.[１]２３３造物美学形成了

以人为创造主体,以物为创造成果,以审美的社会功

能为导向的概念.清代耳饰艺术形态形成与流变的

影响因素及其造物美学体现是本文探究的第一个重

要问题,同时引发在时代语境下人与造物美学形态

之间的关系为主线的造物美学理论研究新方向.

１　清代耳饰研究范畴

佩戴在人耳部的饰品统称为“耳饰”.继明代历

史上第一次将耳饰形制纳入皇家服饰制度规范,清

代耳饰在满汉文化共同影响下,发展出极具特色的

耳饰佩戴规范.清代耳饰的形制与工艺一改明代耳

饰的生动古朴,取而代之的是工整华丽、样式考究、
文化基因多元的造型风格.本文将清代耳饰的研究

范畴集中在佩戴文化、造型特点与耳饰文化三个主

要方面.

１．１　清代耳饰佩戴文化

清朝由女真部落祖先创立的后金政权演变而

来,女真贵族不分男女都有佩戴耳饰之俗且女性均

为一耳多环;清军入关后,清政府颁布“十从十不从”
的政策,满洲贵族男子已不见佩戴耳饰.耳饰作为

清代女性专属饰物,满汉女子依据各自的传统佩戴

不同的款式,满族从满俗,汉女则基本延续明代的传

统[２]１７５;乾隆朝«皇朝礼器图»较勘完成后,规定满族

贵族女性耳饰佩戴样式为一耳三钳,耳饰佩戴的数

量成为满汉女性区分的重要标志;道光年间,满汉长

期错居所导致的融合之风变得难以遏制,清宫服饰

制度出现较大的变革,在耳饰佩戴上也形成了由一

耳三钳至一耳一钳的过渡期;同治及宣统时期,«活
计文件»中关于耳饰记录多以一副或一对记载居多,
同时期留存的皇后等画像中均无一耳三钳的耳饰造

型,满汉融合之风亦体现在耳饰造型与佩戴伦理之

中,清代耳饰记录了清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迁.

１．２　清代耳饰造型

与清代宫廷耳饰有明确的佩戴制度所不同的



是,清代妇女日常耳饰造型风格日趋多元,尤其是清

中叶服饰文化满汉融合之风兴起,满、汉女性在耳饰

造型上也更加难以区分.
从物质载体在不同时期的形态及风格入手研究

一个时代的文化属性,由此解读潜藏在“物”中的时

间印记与文化基因.清代耳饰流行的样式与前代相

比有较大的区别,例如明代耳饰环脚呈“S”形,长而

尖利的末端直指佩戴者的脖颈处,用以约束女子端

庄之仪态;而清代耳饰受满族骑射服饰利落而实用

的设计观念所影响,逐渐摈弃了出于礼制需要而呈

拖沓之势的耳饰造型,将长环脚简化为圆环形耳钳,
减少了对佩戴者行为的约束,成为清代除明代耳饰

沿袭款的葫芦形耳钳外最有特点的耳饰钳制(图

１).同时,随着清中期服饰逐渐变得繁缛,在环形耳

钳上辅以流苏、坠饰的款式日渐增多.由于环形耳

钳的流行,穿耳的圆环都较于前代要略大一些[２]１９０.
发展至清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带入,中西方首

饰材质、工艺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也对清代耳饰造

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片来源:«耳畔流光 中国历代耳饰»

图１　耳饰环脚对比

１．３　清代耳饰文化

清代耳饰耳饰体量小,造型繁美.作为物质文

化载体的面部饰物,它们的生成形式与所处时期相

对开放的美学观念及清代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背景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石器时期的中国兴起崇玉

文化,玉玦也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耳饰;先秦时

期,因礼教的兴起,耳饰在汉族地区变得极为罕见;
宋代因理学兴起,耳饰文化在汉族中被普遍接受,成
为和缠足一样男女有别的重要标志,并以佩戴耳环

为主;穿耳配饰真正普及是在明代,明晚期随着心学

风行、反对宋儒禁欲主义,加之清朝贵族对繁缛装饰

的喜好,耳坠也风行起来.
饰物存在的意义承载于物但不囿于物,其更多

地指向于精神层面的需求与表达.清代耳饰的造物

形态、装饰纹理构成了人与物、人与美学、物与美学

的和谐空间,其中所蕴含的社会流行风尚、社会形态

以及人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风俗习惯

等认知因素,中国传统造物美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

物质形态基础上逐渐构建和发展起来.

２　清代耳饰中的造物美学体现

清代耳饰与历代耳饰相异的结构形态是特殊时

代的产物,从造物美学的视角探究清代耳饰的制度

文化、艺术思想、审美风尚,一方面还原其造物情景

设计以及其在特定时代语境中的文化内蕴,另一方

面,以审美的社会功能为导向、清代耳饰为载体研究

其中的造物美学思想.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
论述: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

快,正在于其中含有观念、想象的成分在内[３].

２．１　清代耳饰式样之美

在梳理清代耳饰由“一耳多钳”至“一耳一钳”的
宫廷耳饰造型及日常佩戴式样流变中发现,社会形

态会对人的审美观念和造物活动带来直接影响,物
之形态的嬗变是造物美学的视阈呈现.清代工艺水

平及社会发展程度高于前代,装饰和造物均以繁复

奢靡的形式为主,式样亦体现出高度程式化、等级化

的特征.清初宫廷满族女性佩戴耳饰的式样因严格

的等级划分需要,均为“一耳三钳”式,并以东珠为饰

且以东珠等级来进行尊卑的阶级划分,形成极其工

整华丽、式样考究的风格和满女求同的装饰形式;时
至清代中后期,由于满汉融合之风难以遏制而出现

“一耳一钳”式,因服饰礼制的设置,便出现了将三组

葫芦耳坠组构于一体的设计,又称“仿一耳三钳”式,
该式样发展至清代后期进行了设计上的简化,仅为

三颗东珠一字排开嵌于环形金托上(图２).«考工

记»中曾描述“审曲面势”这一历史观点,即在工艺造

物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出相宜的造型与装饰.
清代宫廷耳饰结构因满汉融合之风等因素经历了式

样流变,但始终是在尊重服饰礼制的基础上、以社会

审美功能为导向进行的设计与变化,使其保有相对

稳定的形制与审美.

图片来源:«耳畔流光 中国历代耳饰»

图２　耳饰结构演变

«荀子􀅰正名»中提出“重已役物”这一理念,与
现代设计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相近,物之形式要关

照人的用度方式,要集实用、适用、享用为一体.与

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的道德

主张对女性过于约束的设计思维相比,清代得到了

较大解放.清代妇女日常耳饰佩戴式样造型华美丰

富,例如环形耳钳、坠环耳钳、缀流苏环形耳钳、垂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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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饰等,繁琐者坠饰如若珠帘或仅穿一线珠宝、长短

不一,加以各色宝石花饰,造型不一而足.繁多的耳

饰式样在以不束缚行为举止的基础上给予了更加多

样化的佩戴选择,耳饰形态变得愈加绚丽多姿.

２．２　清代耳饰纹样之美

明代«髹饰录»中曾提出“巧法造化,质则人身,
文象阴阳”的造物美学观念,即注重设计要自然顺

物,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和精华,运用到设计中去[４].
清代耳饰环体装饰较历代更为丰富且坠饰复杂,纹
饰在沿袭前代之上更加多元并趋于繁缛.祥禽瑞

兽、花果虫鱼、神话故事、吉祥符号等都是清代耳饰

纹样的主题元素,吉祥纹样多以组合的形式呈现,寓
意喜庆吉祥.时至清后期,西方的“洋花瓶”等日常

物件的造型也被应用其中,华美与意趣同在.在我

国古代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的影响下,清代耳饰纹样

的形成常带有一定的文化指向与时代特征,例如“三
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所引发的“多子多福”这一

思想,由此衍生出具有此类寓意的葡萄、蝙蝠等文化

触点的耳饰视觉元素.清代耳饰纹样在满汉文化融

合及西方文化带入的大背景下有其个性化的文化印

记,这一时期常采用抽象变形与写实主义兼具或单

体简练造型为主的手法体现,具有极强的创新性、装
饰性和时代性.

２．３　清代耳饰工艺之美

清代的金属制作工艺除了继承历代的锤揲工艺

之外,最具特色的就是花丝镶嵌和点翠工艺.花丝

镶嵌技艺在我国已有３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始于商周、
发展于唐,鼎盛于明清,其通常用料贵重、做工繁复、
工艺精美.点翠工艺至迟在公元３世纪前后就已存

在,该工艺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到了顶峰,
是辨识清代耳饰的重要特征之一.以花丝镶嵌和点

翠工艺制作出的耳饰,细腻、华丽而精致.尤其点翠

工艺,虽在耳饰中通常是点睛之用,但其光泽鲜艳、
色彩饱满、百年不褪其色,体现出了高超的技艺水平

和不朽的艺术价值.清代耳饰造型中涉及的珠宝也

可谓是种类繁多,东珠、玉石、水晶、珊瑚、琥珀、绿松

石、玛瑙、翡翠等天然宝石,均可在清代耳饰实物中

找到它们的痕迹.随着西风东渐,钻石、琉璃、珐琅、
宝石的切割与镶嵌等材质和工艺也被运用在清代耳

饰造型之中.清代耳饰常运用多种工艺技法和材料

进行耳饰表面装饰且镂刻精细,使得所制作出来的

耳饰拥有着细致复杂的线条表现力和鲜艳的色彩张

力,佩戴效果远超前人水平,独具美学魅力.
清代耳饰作为面部修饰之物,在潜移默化中怡

养人的性情,调节人的精神.不同时期的审美、技艺

和人文映射到造物文化中,形成了各个时期的造物

美学思想,随着时间的积淀和流转,组构成中国传统

造物美学的一个个部分.张道一先生在«造物的艺

术论»中提出:纵观中外古今的工艺美术,就其主流

而言,资生、安适、美目、恰神是其主要特点,前两者

属于实用性,后者属于审美性,对于人们生活来说,
两者同时发挥作用,很难排出次第.[１]２３４同时,据张

先生的见解推知,人类对美的诉求是基于造物,并由

此产生了艺术这一事物[５].

３　造物美学研究新方向

清代耳饰的形态嬗变蕴含其独有的艺术内涵与

审美价值.从造物美学角度去研究清代耳饰的视觉

符号内涵、艺术风格特征,探究清代耳饰的隐喻与象

征的美学功能和意义,这种切实到物体本身的理论

性研究是推动当今设计美学前行的重要因素.以独

立的物质个体为研究对象,造物美学理论引领着器

物形态的发展.

３．１　以人为本体的造物美学研究

造物美学的影响因素一方面来自于趋同性的审

美、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工艺技术等客观原因,另一

方面来自于以人为本体的综合性考量.马克思曾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也按照美的规

律来建造”的著名论述,物的美学存在与人的存在一

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同时代人的审美导向造就

了物质美学形态,这也是造物美学活动寻求变革的

主要因素,时代语境以及人和物质美学形态之间的

关系演变成为了探究造物美学理论的主线.
«周易􀅰系辞传»中曾提出“道”“器”概念以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论思想.
古人在“道器不离”的基础上提出了器物之上可以体

现人类精神世界和道德准则.同时,该著作中“在天

成像,在地成形”这一理论观点,也表达了需要注重

人与物之间的精神联系,追求有无相同、气韵生动、
和谐统一之美,而不仅仅是对物的外观和功能构造

上的单一维度的关注,物的美学存在和价值的实现

要以人为本体.以传统器物作为研究对象,造物美

学回归以人为主导因素的设计视角,重新搭建人与

物的美学逻辑关系.在研究清代耳饰中人与物、人
与美学、物与美学等诸者之间的关系时,其呈现出的

本体、伦理、和谐的美学观念结合传统造物美学思

想,重新构建当代语境下的造物美学理论体系.

３．２　当代语境下的造物美学研究

在当今社会发展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快

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已由注重实用性的刚需

更多地转变为精神层面的审美追求,对设计师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产品的设计和制作需要独立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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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意识与符合时代的审美精神.在一味追求形式感

与快餐文化的当下,我们不得不正视人类前所未有

的环境恶化现状,亟待建立可持续的造物美学理念,
构造新的设计伦理体系,避免对这个时代产生“繁华

损枝,膏腴害骨”式的伤害.事实上,无论是艺术家

还是设计师,都需要坚持“关照传统、立足当代”的理

想,不忘敬畏自然、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信念[６].作品优劣的评判,不是单一取决于作品外

在的形式与表现,更重要的是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协

调以及与造物美学逻辑体系的匹配性.
造物美学由一系列的逻辑关系构造而成,以人

们所使用的日常物件为物质载体,以物为核心的日

常行为为基本物质活动,以日常活动中所形成的美

学观念,造物美学产于日常生活,并在日常活动中深

化.造物形式的生成源自于基本的思想文化观念,
以人为本体、以审美的社会功能为导向、以形式美的

运用为法则的造物美学赋予其物质载体不同的美学

内涵,造物美学发展就是此类循环的不断积累.系

统地认知人和造物美学之间的关系,是探究如何使

用造物美学理论为导向,使得人们的生活走向更加

美好未来的关键所在.

４　结束语

清代耳饰的形制结构、材料、制作工艺与艺术风

格不仅反映了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集体文化意

识和礼仪规范,也是在历史沉淀下的一种造物美学

思想体现.清代耳饰作为典型性面部修饰物,所承

载的美学观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造物美学视

角研究清代耳饰,从时代审美的角度发掘既定时期

的造物美学观念,探究其美学思想形成的根源性.
在当今社会科技与文化高速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应

当坚持“关照传统、立足当代”的理想,系统认知人与

造物美学之间的潜在关系,不断加强对造物美学研

究的自觉性,助力构建当代语境下的造物美学理论

体系服务于当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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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EarOrnamentsofQingDynasty
fromthePerspectiveofCreation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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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creationaesthetics,thispapermakesasystematicexaminationofthe
Noumenonstructure,combinationformandaestheticthoughtofearornamentsinQingDynasty．Basedon
thetheoreticalsystemofcreationaestheticsinthepastdynastiesofourcountry,combinedwiththespecifＧ
icsocialformandhumanisticbackgroundbroughtintobeingbyManchu,Hanandwesternideologyand
cultureinQingDynasty,thispaperexpoundsthelogicalrelationshipbetweentheearornamentsofQing
Dynastyandtheconsciousnessofaestheticsubjectinthatperiod．ByusinghistoricalliteratureandsystemＧ
aticanalysis,thispaperexcavatestheaestheticelementsofcreationintheearornamentsofQingDynasty,

analyzesthetraditionalaestheticconceptofcreationandtheleadingfactorsaffectingtheformofcreationin
thecontextofspecifictimes,andprobesintothedevelopmenttrendoftheaestheticconceptofcreationin
today＇ssocietyandtheconstructionofthetheoreticalsystemofcreationaestheticsinthecontemporary
context．
Keywords:creationaesthetics;earornamentsinQingdynasty;aestheticform;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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